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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 4日下午看

望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

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在联组会上

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四个坚持”，

并在第四个“坚持”中首次提出“用明德

引领风尚”的文艺思想。

文学是人学，是表达人并最终感动

人、启迪人的文字形式；而文学中的“先

锋”类型——诗歌，则更是人的灵魂直

接抒发与展现。古人云：“诗言志”，又

说：“文以载道”。

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诗，至今经

历了百年历史，有过五四时期、20世纪

二三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辉煌与灿

烂，出现过许多有家国情怀的优秀诗人

和经典之作，诗歌进入21世纪尤其是

近年的网络时代之后，诗歌貌似繁荣，

写诗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貌似

“诗歌作品”，仿佛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

网络、自媒体，但许多所谓的诗作不忍

目睹，那哪是诗？连分行的散文都算不

上，因为根本没有诗情诗意，而那些勉

强有点诗意但仅仅是“一个人的风花雪

月”的诗作，则更是充斥在纸质媒体、网

络媒体（包括自媒体），尤其是不少年轻

的诗歌爱好者的作品，或者完全借鉴西

方诗歌技巧，玩语言艺术的万花筒，只

有新奇却空洞的形式，没有任何思想情

感内涵；或者只写个人的小悲小喜、吃

喝玩乐游，就像一些人的微信，常常发

一些饭菜、衣服、游玩等照片，完全没有

大众情怀、公共意愿，甚至也没有将个

人作为单个“人”的情感，写出深刻、浓郁

的感情和思考，写出“我们”人类共同的

情感思想，以此引起读者们的共鸣。如

果真能像李清照写词那样，将个人的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写

到一种极致，那也是人类共有的人性悲

怀愁绪。问题是他们写自己，写的尽是

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琐事，而且没有任

何思考与超越，最终停留在小事、琐事

上。这还是诗歌，还是文学吗？

每个时代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要事、非凡事在诞生，

何况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新时代，有许多事值得大书特

书，有许多有关大自然、家国、社会、老百姓生活、爱与自

由、公共资源、新创造开拓等方面的题材，值得诗人去关

注，去思考，去讴歌真善美，去贬斥假丑恶。所以，诗人要从

纯粹的“小我”中解放出来，写“我们”，表达我们大家的思

想感受；或者从写“小我”、“小家”，写出“大我”、“大家”，从

诗作者的一个“我”、一个“家”，写出社会千千万万个“我”、

千千万万个“家”来，这样，这个“我”、“家”就有了丰富的社

会含量，有了大众情怀，有了家国蕴含。

孔子《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真正大的

学问在于弘扬道德；康德论美学时说：“仅仅有美是不够

的，还需要崇高”；雪莱说：“一首伟大的诗篇像一座喷泉

一样，总是喷出智慧和欢愉的水花。”

诗歌是文学中的神性贵族，是文艺百花中的精华，

诗歌的精神就是崇高精神，闪烁着神性、人性的光芒，如

果诗歌也尽是些华丽辞藻和新鲜技巧，夸大的阿谀、琐

碎的陈述、拙劣的表演，那诗歌有必要存在吗？那诗歌还

叫诗歌吗？

针对近年来诗的不良现状，诗人彭惊宇倡导“新崇

高”诗歌，认为“以宏大而复杂的结构，完成对宇宙、时

空、万物、山河、人类、太阳、光明、温暖、和平、自由、祖

国、人民、信念、科学、艺术、命运、爱情、生死等等交相辉

映的繁复歌唱”。我完全同意他的“新崇高”诗歌观。为什

么是“新崇高”？我的理解是，过去有过伪崇高、假崇高，

而“新崇高”是真崇高，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崇高，是新

时代的崇高。

诗歌可以直接写大题材，也可以写小题材，但无论

大小，诗人胸中都要有一颗大爱之心、悲悯之心，胸怀天

下苍生，笔端流露出心系他人、群众、社会之意，表达出

一种人类的共同情感、共同愿望，时时闪现世纪关怀和

家国情怀，赞美文明进步、公平正义，鞭挞愚昧落后、自

私邪恶。这样的诗歌，才是真诗好诗大诗，以诗的崇高精

神来感动读者，引领世风。

新时代诗歌新时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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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部

在壮族作家陆地诞辰100周年之际，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南南、陈田田整理

的《陆地文集》（全八卷）。

陆地（1918—2010），本名陈克惠，曾用名

陈寒梅。1918年11月18日生于广西省绥渌县

（今扶绥县）东二团（今东门镇）岜等村一个壮

族家庭。在抗日救亡的烽火熊熊燃烧之时，

1938年陆地义无反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

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留校担任

文学研究室创作员。1941年调延安留守兵团

部队艺术学校任文学教员。1943年至1945年

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政治部任部队生活报

特派记者、编辑。解放战争时期，陆地任《东北

日报》副刊主编。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共梧州

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秘书

长、副部长，兼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

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全国委员会名誉

委员，广西政协常委，广西首任作家协会主席，

广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等。

《陆地文集》（全八卷）是陆地先生文学艺

术作品总集，共480万字，收录了其一生所创

作的几乎所有作品，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散文、文论、诗词、剧本、日记、简札

等多种体裁的作品，另收录了陆地后人为其制

作的图志及年表等。

陆地一生孜孜不倦追求高质量的小说创

作。早年在延安鲁艺和军校军报工作时期，他

就写出了《落伍者》等得到文学前辈肯定的佳

作。东北解放时期，陆地的短篇小说《叶红》等

蜚声文坛，奠定了他影响全国的文学地位。新

中国成立后，陆地凭借两部长篇力作，震撼文

坛，使之成为当代壮族文学和广西文学的开拓

者、奠基人和领军人物。

1960年 22万字的《美丽的南方》由作家

出版社出版，这是壮族乃至广西文学史上第一

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别开生面地描绘了祖国

南方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和一帧帧风俗图，真

实地揭示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广西地区以韦廷

忠为代表的壮族农民的翻身解放、觉醒和成

长，深刻地反映了壮族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巨大

变化，塑造了这一过程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

调整自我，努力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道路的栩

栩如生的知识分子群像。这是一部与丁玲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不

一样的写土地改革的作品。今天来看，《美丽的

南方》的最大价值是发现“南方”。古代岭南之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被视为流放的“南蛮之

地”，柳宗元在诗中称为“百越文身地”。新中国

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壮族地区尽管当时经

济文化还很落后，但在作者眼中这里的春天却

是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作品写道：

现在是春光明媚，鸟语花香。村头像在一

块娇绿的地毯上，织着花色缤纷的图案。梨花

谢落了，树上披上细嫩的绿叶，桃树也在绿叶

中结了小小的发青的果子；芭蕉换着新嫩的阔

大的叶子，竹丛挺起没有脱箨的竹笋；野地里

铺着银色的金英、粉红的杜鹃花；鹰爪兰散发

着浓烈的香气；蜜蜂在花丛中嗡嗡喧闹；鹧鸪

远远地传来求偶的呼唤，斑鸠在森密的橄榄树

上，不时唱着咕咕的悠长而安逸的调子，画眉

躲在龙眼或荔枝树上，尽情地唱它的快乐的清

唱。一场春雨过后，田洞里注满了水，新插上的

秧苗，给田里添了新的生命；有节奏的水声从

小溪流过……

读者认为，读过陆地《美丽的南方》，会发现

“美丽南方·广西”并非空穴来风、无本之木，而是

来之有据，言之有本。半个世纪以前陆地创作的

小说《美丽的南方》，为当今的“美丽南方”奠定了

一个话语基础，它使广西在汇入“美丽中国”这

一伟大中国梦的过程中显得顺畅自然。

发现“南方”，不仅发现南方地理学意义上

的环境美、生态美，青山绿水之美，更重要的

是发掘了壮族农民的心灵美，塑造了民族英

雄人物的人格美。陆地说，《瀑布》是“用生命

写成的书，无疑是代表我一生创作所能达到

的高度”。100 余万字的《瀑布》于 1980 年、

1984年先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分为《长

夜》与《黎明》两部，每部又分上下两卷。第一部

《长夜》于1981年获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长

篇创作一等奖，第二部《黎明》1988年获首届

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瀑布》展现了从1915

年到1932年春中国南方壮族等各族人民可歌

可泣的反帝反封的英勇斗争，描绘了韦步平由

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先进的共

产主义战士的英雄形象，刻画了“风雨三杰”、

“女三杰”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和丰富的社

会生活画面。

陆地的小说是革命文化与民族文化相交

融，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不仅在当时发行量很大，引起强烈反响，而且

今天对于青少年了解历史、继承传统，认识现

实、面向未来，均具有一般的教科书不能替代

的作用。

陆地生前对中青年作家十分关心爱护，不

仅在平时给他们耳提面命的教诲，还给他们的

作品撰写序言，进行鼓励和指导。对于当代青

年作家、文艺工作者，阅读《陆地文集》（全八卷），

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可以从中学习老一辈

革命作家追求理想、不辞劳苦、不计名利的革命

精神，学习陆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深入

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创作路径，孜孜不

倦、攻坚克难、精益求精，攀登艺术高峰的韧劲，

把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如何走出去家作品如何走出去？？
□刘 艳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以及人文特色，形成了今天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大观。正如评论家周卫彬所说，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里下河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在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

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他们的创作大多植根于里下

河这块热土，既有各自鲜明的创作个性，又有相通的文化根源，

以其特有的方式，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里下河文学流派已然形成且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如何进一

步扩大里下河文学流派在全国的影响力，乃至推动里下河文学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升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品牌影响力，还是有

很多的工作可做的。第一，出版环节，多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

们提供相应的出版支持，考虑专项出版资金支持，尤其是对年轻

的、创作成长阶段的作家。可以考虑将里下河文学流派持续以各

种书系的形式推出，有利于里下河文学流派品牌形象的形塑和

逐步扩大影响力。可以设立专门的文学奖项。第二，对流派作家

新推出的力作，组织相关的专业研讨会，并与出版环节配合，做

新书发布和宣传，而专业的批评可进一步提升新作的影响力。近

年来泰州文联作协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且已经卓有成效，此

项工作宜持之以恒且还可以在很多层面继续深拓。第三，在里下

河文学流派作家和评论家双方建立一种对应的创作和研究、评

论的互动关系，相同、相近的成长背景和水域文明的浸润，使这

里的作家和评论家能够在生命体验和文学气质、文学观念等方

面彼此心心相通。第四，可进一步在出版、译介方面，与国外文学

翻译界建立联系，考虑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作品及

经典力作，送出国门，这是文学在国域层面真正地走出去。

以上是相关部门、文学的外部环境，能够给予里下河文学流

派的有力支持。但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如何走出去？更重要

的或者说核心与关键问题，还是作家能够练好内功，我们希望有

更多的汪曾祺、毕飞宇这样的作家能够驰誉文坛。既如此，我们

不妨以汪曾祺和毕飞宇为例证，来看看他们的作品是如何会具

有今天的影响力的？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文学经验？这对

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壮大，才是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

文学要走出去，走出里下河地区、走向全国，尤其是走向世

界，很重要的一点，作家创作要兼具地域文化品格和世界性视

野，要珍惜自古流传下来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并对传统加以有效

的继承、汲取，并加以小说现代形式的创新。今年，贾平凹携新作

《山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谈到，“作家一定要有全球视野，

同时也要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意思是文学创作既要拥抱世

界，去关注人类普遍关心的命题，同时也应具备本土意识，书写

中国人的经验。这对里下河文学同样适用。现代文学的作家，像

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萧红等人的创作，都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

征。地域性与当代作家尤其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的关系和密切关

联，是毋庸置疑的，从贾平凹、莫言、苏童、王安忆、迟子建等人的

创作当中清晰可见。

地域性又往往和作家的童年经验和成长经历密切相关。童

年经验与地域性特征的民生、日常、风情、宗教、文化等，是作家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苏童在《创作，我们为什么要拜

访童年？》中，曾结合作品具体阐释：“马尔克斯是如何拜访消失

的童年，利用一些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童年记忆，抵达了一个非常

明确的文学命题的核心——人的恐惧感。”苏童作品中“香椿树

街”和“枫杨树乡”的故事，恰恰是苏童沉溺于童年经验，“回头一

望，带领着大批的读者一脚跨过了现实，一起去暗处寻找，试图

带领读者在一个最不可能的空间里抵达生活的真相”。写不尽的

旧里，苏童检视的是“南方”的时代沧桑和精神韵致。以苏童为

例，“南方”，成为苏童书写“中国影像”的出发地和回返地。他以

300余万字的小说文本体量，打造了一个不仅从地域性的层面

来考虑，更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和具有其相应文体特征的

“南方”。

在“南方”的文学叙事里，里下河就更具典型性和源远流长

的文学与文化传统。而里下河特殊的地缘空间和地域文化特征，

应该是里下河文学最可以描摹的图景。汪曾祺一生足迹遍天下，

按照前后居留次序，先后有高邮、“第二故乡”昆明、上海、武汉、

江西进贤、张家口、北京，除武汉外汪氏小说当中都有写及。但

是，汪曾祺写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故乡高邮，其次是北京，再次是

昆明和张家口。故评论家郜元宝写有专门的研究文章《上海令高

邮疯狂——汪曾祺故里小说别解》。汪曾祺目睹过1930年高邮

大水，平时水旱灾害不断，也形成了他重要的童年记忆和成长经

验，“我的童年记忆里，抹不掉水灾、旱灾的怕人景象。在外多年，

见到家乡人，首先问起的也是这方面的情况”。汪曾祺“复出”之

后大量的故里小说主要背景都是高邮而非上海，后来汪曾祺小

说当中又出现了大量有上海生活背景的高邮人，“从他们身上可

以看到上海阴影之下高邮古城社会凋敝、旧家没落与风俗改

移”。汪曾祺的故里小说以及他小说烙印的故乡的地域文化品

格，可以为今天里下河文学及作家的创作和发展，提供可资借鉴

的宝贵经验。特别是里下河本土代表作家，如沙黑、刘仁前、庞余

亮、顾坚、刘春龙等，其作品或多或少受到汪老的影响。

评论家周卫彬为我们梳理过里下河文学流派坚实的文化根

基。施耐庵的《水浒传》、刘熙载的《艺概》、淮海居士秦少游、“建

安七子”之一陈琳、著名盐民诗人吴嘉纪、训诂大师王念孙王引

之父子、“扬州八怪”等，都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印记。里下河作家作品当中殊途同归地弥漫着在这里出生和

成长起来的作家，所特有的一种独特的文人气质。毕飞宇在他那

本名噪一时的作家文学批评的书里，有一篇《倾“庙”之恋——读

汪曾祺的〈受戒〉》。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去解读另一位里下河文

学流派作家，才能这样息息相通。毕飞宇对汪曾祺在《受戒》里，

描写寺庙里的吃喝嫖赌生活竟然那样淡定甚至不乏诗意的时

候，他特地提示：“我们一定要留意汪曾祺的写作立场，他是站在

‘生活的立场’上写作的，而不是‘宗教的立场’。这才是关键。他

是不批判的，他是不谴责的，他更不是憎恨的。他中立。他没有道

德优势，他更没有真理在握。因为小说人物身份的独特性，汪曾

祺只是带上了些许的戏谑。既然你们的身份特殊，那就调侃一

下，连讽刺都说不上。”“把宗教生活还原给了‘日常’与‘生计’，

这是汪先生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汪曾祺并不傲慢，在骨子

里却是骄傲的。”“汪曾祺的腔调就是业已灭绝的文人气，就是业

已灭绝的士大夫气，这种气息在当今的中国极为稀有。”汪曾祺

的轻逸与唯美，毫无疑问也是里下河历史形成的地域文化所拥

有的。

其实汪曾祺、毕飞宇等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都可以

看到明清笔记小说的影子。汪曾祺复出后的作品就不用说了，有

专业的研究者如郭洪雷已经意识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

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所做的“衰年变法”。他一方面以“改写”方

式探索“现代主义中国化”道路，在古代神话、民间传说、《聊斋志

异》和笔记小说中搜求“魔幻现实主义”的古老基因；另一方面又

在小说主题和思想上回归存在主义，通过小说揭示世界、历史和

个体生命的荒诞本质，并正视此种“荒诞”，坚持辩证人性观，在

对日常伦理和道德的违逆、冒犯和冲撞中，寻找奠基“人性”的辉

光，在对“死亡”的审视和思考中体味生命的荒诞与悲凉。毕飞宇

的“玉米三部曲”其实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玉

米》被认为是延续了“三言二拍”的因果报应思想。毕飞宇在“玉

米三部曲”里，实现了对世情小说传统的重构与突围，为不断累

积中国文学本土经验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可以说，毕飞宇的创

作，既继承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旧传统，又发扬和开拓着一种新

的传统。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并加以创造性地转化，藉由里下河

地区所赋予他们的生命体验，开启了里下河文学流派走出去的

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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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南方”
——读《陆地文集》（全八卷） □陈学璞

小说的小说的““卡尼卡尼””分配分配
——王履辉的长篇小说与其“时代”情结 □李建东

王履辉既是一名颇有建树的建筑工程师，又

是一位以写他熟悉的各种“建筑工程”见长的小

说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三部长篇《情满波斯湾》

《沧桑梦》和《天道酬正》。

“卡尼”分配，是王履辉运用工程力学原理解

读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技巧与方法。如

同宏伟壮观的建筑，有各具功能的空间组合，艺

术大厦也应有相应的结构构思才行。从某一角度

审视，小说也是一种结构艺术。王履辉从工程设

计中体悟到小说的构思，与框架的力的传递有着

类比性。设计大厦首先要搞清楚楼面上存在哪些

力？譬如楼面上有会议厅、餐厅、藏书室、办公室

等，不同设施有不同的力。活动其上的人员行动

不规则，其力的大小也不同，而且这些力与力之

间还会相互影响。苏联建筑界曾有一种“影响场”

理论，观点是力在楼面上，它的力的影响场会因

其力的大小作扩散。所以说（楼）面传递给橫线

（梁）的力，是一种已经互相交错、互相重叠、互为

扩散、互为影响的力。

如是小说创作，首先要了解社会层面上不同

的人，与他们之间原就存有的小矛盾。小说开始

后，作者有意识地渐进地对人物与故事进行铺

垫。这种铺垫一展开就会显露出矛盾（影响场理

论）。各种矛盾推向横线（梁）时，会带来新的矛

盾、新冲突，推动着小高潮的出现。

在设计中，橫线（梁）的力再传递给纵线（柱）。

这时，在梁与柱的节点上，就会出现必须解决的

力的不平衡。于是设计师们在手工计算年代，就

是依照卡尼法之类的计算规则，根据近端与远端

不同的力分配系数，顺次对力作出再分配，以达到

力的再平衡，来解决整栋大厦的力通过柱，全部

传达到地基梁下的桩群上，完成它的力的传递。

小说创作中，有矛盾与冲突的横线（梁），再

向纵线（柱）推进过程中，就会产生新的矛盾冲

突，那些小高潮会把故亊推向高潮。或在哪融合，

或在哪激化。这就需要作者在这个环节上找到平

衡点，或说是转折点（相当于对力作再分配）。然

后，一条条故事纵线再融于主题这根大线（相当

于地基梁），以完成作品的构思。

这就是“卡尼”作业法，是王履辉爱用建筑工

程的行话所说的小说构思法。对于短篇小说，他说

如同木结构与混合结构的力的传递，是清晰明确

的，其屋面和楼面所受到的力（相当于小说中的一

组矛盾），都由梁传送给木柱或砖墙而直接到达大

地。因此构思短篇小说，要求情节精练，人物集中，

围绕一组矛盾、一两个主人公来展开故事铺叙。

王履辉以写长篇小说见长，得益于他熟稔的

“卡尼”配置法。长篇小说因其篇幅长，人物众多，

情节复杂，需通过不同历史时代具有重大社会意

义的复杂事件，具体的社会环境和众多的不同性

格及人物形象的描绘，广阔地展示一定历史时期

的社会风貌，所以它反映的生活内容，往往有很

长的时间跨度和很大的空间广度。长篇小说有着

完整而细密的类似于框架的结构。

“卡尼”分配法虽然谈的是结构力学，但对于

用心的王履辉，更能带活于长篇小说的创作。结

构是可见的框架，力是源；有了力的源，方能合理

地调布框架。然而此刻摆在王履辉面前的，并不

仅是如摆在建筑师面前的力与框架的组合，而是

摆在小说家面前的力与心灵——看不到框架的

框架组合。如果说建筑师需要科学的精准；那么

小说家不但需要科学的精准，还要诉诸于形象，

还原于生活的文学的精准——用生活与人性的

原态，揭示生活与人性的本质与规律。前者运用

的是理性思维；后者运用的是形象思维。前者要

求精准，以完成一个既定的目标；后者不仅要精

准，尤其要深刻，以揭示现实生活遮蔽下的另一

种新的现实生活。

依照物理学定律，万物运动的本原，其实可

以追溯至力与结构的关系。根据各个关系点受力

的不同，物质的结构也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王履辉深知其中的机关与

奥妙。有论者对他自如运笔，胸藏丘壑，特别对他

小说中的大故事套小故事，小故事又套人物性格

的多种变化……种种非技巧的技巧赞叹不已。一

句话，为什么他总有故事可讲？如果用他深谙力

与结构的关系这一点来切入探赜，固能使不少写

作者可以从中悟出些许虽不特别奇崛却十分有

用的启示。用王履辉的话说，就是去寻觅故事外

的故事。随着他之小说用笔的日渐老到，他的长

篇小说的开篇多是以讲故事开始，轻松自若，娓

娓道来。在他的《沧桑梦》的上、下卷，及《天道酬

正》的开篇，皆是如此。与现代许多长篇巨制开篇

从细腻描述环境与景物入手，或详述历史沿革与

变迁予以导入，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点与擅讲

故事的赵树理有些相仿，只不过一个是“以农民

的语言写农民”，更擅长农村题材，而另一个则以

率领工程“铁军”开辟一个个新的战场，更擅长异

域风情和大都市题材罢了。而以叙事代描写，以

行动细节蕴心海波澜，则又呈现出异曲同工之

妙。不论选择题材与所置场境如何纷披殊异，而

考察和剖析其写作攻略的内在结构，不能不随处

看到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影子；尽管诸元素是经过

“包装”的变异呈现，其小说“更像小说”的接受魅

力或正在于此。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作为“理工男”

既注重科学又不乏艺术思维的内在导向。

王履辉就像一位聪明的建筑设计师，按照

“卡尼”法的计算规则，精细到对每一个方向，每

一个节点都做出力的再分配。他认为，在长篇小

说创作中，首先要清楚人与人之间的纠葛与矛盾

所在。尤其在矛盾与冲突出现高潮时，能找到平

衡点或转折点。王履辉在小说创作中，并不着力

于遣其主要人物粉墨登场，也不急于将故事陡然

间推至高潮；从序幕到开端，到发展，到高潮，到

结局，到尾声，往往形成一个完满自足的“情节

链”。读之，亦感行云流水、不温不火。比如《天道

酬正》的开篇，写师冰情与牛大卫、毛大康，进而

带出与马冲浪的多边关系，既世俗化、平民化，又

张弛有致地推进故事，带出人物。不仅显得自然

流畅，更是开场即抓眼球、吊胃口的开明之举。


